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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鱼和赵宇上听到房婷的哭骂

声，心痛欲裂，转身向吕思扑来。吕思一

手握住房婷肩膀，一手击退二人的进攻。

吕思指上用力道：“不知肩胛骨破

碎后会发出什么声音。”

房婷嘴硬道：“小淫贼，你若敢放

我，日后我必杀你。”

吕思听出她有服软之意，笑道：“我

偏要将你放了，看你日后如何杀我！”

房婷冷哼了一声，飞身上马道：“今

日之仇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小淫贼咱们

走着瞧！”说完打马离去。

文章鱼和赵宇上急忙跃上马背紧

追而去。

傍晚时分，郭家庄外缓缓走来一个

驼背老者，须发皆白，肤色黝黑，此人正

是乔装打扮的吕思，他见江湖之人对他

多有误会，便想出了乔装打扮之法。

吕思远远瞧见高高耸立的白色布

幡，心道：“原来郭家庄有人死了。”

进入庄内，哀乐声渐渐响亮起来。

吕思自忖道：“今日毕竟是郭爻老贼举

办盛会的日子，即使庄内有人死去，也

不该弄出如此大的动静。”心中一动想

道：“莫不是郭爻老贼家中有人丧命

了，但愿不是郭爻老贼，否则我怎么寻

找其他三贼。”

吕思跟随路人来到一座庭院前，庭

院大门敞开着，房门四周布满了白色饰

物。大门两侧站着两个身着缟素的庄

丁，其中一人向吕思问道：“不知老人

家怎么称呼？”

吕思沙哑着声音道：“我是从吴国

而来，我……”

家丁满面怪异道：“莫非老人家是

吴越明驼？”

吕思咳嗽道：“你识得我？”

家丁道：“果然是吴越明驼到了！前

辈大名吴楚之地谁人不知？”

吕思又干咳几声道：“我来问你，你

们府中出了什么事情？郭庄主还好吧？”

家丁面色悲戚道：“也不知道庄主

得的是什么病，前日还好好的，谁承想

突然之间就撒手西去了。”

吕思惊呼出声道：“什么，郭爻真的

死了？”

家丁道：“我家庄主确实西去了，原

来前辈还不知情呢？”

吕思道：“你自去忙吧，不要管我。”

吕思站在院中向大厅内瞧去，只见

大厅居中位置放着一口棺材，棺材前面

是一张供桌，供桌上有一个灵牌，上写

“先父郭爻之灵位”。供桌两侧跪伏着

三个身着重孝之人，吕思认出左边是郭

角与小青夫妇，右边是郭小玉。

郭小玉静静地跪立着，面色苍白，

毫无一丝表情。吕思想起前情，心中五

味杂陈，喃喃自语道：“怎会这样？郭爻

老贼怎么就死了呢？”

此时，前来祭拜之人络绎不绝，郭

角一边回礼叩拜一边说道：“明日比武

大会照常进行，烦请英雄准时参加。”

祭拜之人安慰数声，随后答应着离开。

吕思担心被郭小玉认出，转身向院

外走去。他信步来到比武场，此地相对

安静，鲜有人影。吕思瞧着擂台上飞扬

的旗帜发呆，突然，身后传出干咳声。吕

思回身瞧去，见一个面相冷峻的中年男

子正瞧着自己。

中年男子抱拳道：“敢问尊驾如何

称呼？”

吕思回问道：“你可曾听过吴越

明驼？”

中年男子反问道：“你可识得我？”

“报上名来？”“南宫侯张偃！”

吕思常听宗伯邑提起张偃，因为张

偃是他父亲生前的至交。吕思乍遇亲

人，心中百感交集，一声“张伯伯”脱口

而出。

中年男子面现惊疑之色，问道：“你

唤我什么？”

“张伯伯，我是吕思，前吕国国王

之子。”

“思儿？怎会是你？你怎么如此

装扮？”

两下相认后，张偃语声严厉道：“玉

面毒狼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会落此

恶名？”

吕思急忙分辩道：“张伯伯千万不

要听信江湖传言，侄儿是冤枉的。”随

后，他将离开宛东山后发生的事情都说

与张偃。

张偃听后安慰道：“原来是太子刘

启设计陷害，三个月前贤侄尚在梁国

陈县境内，又怎会在吴国做出人神共

愤之事？”

“张伯伯知道漠北四鹰吗？”

“我从未听人提起过。”

“郭爻既死，其他三个恶贼如何

追查？”

“只要他们尚且在世，总能找到

他们，只是现下你要如何洗清身上的

污名？”

“侄儿还未想到这一层，请张伯伯

指点。”“我在江湖之中尚有威望，我来

为你证明。”

“多谢张伯伯！”

“比武大会是为你洗清污名的最佳

时机。”

“请张伯伯明示。”

“诸郡国、各门派都有人参加比武

大会，在此证明清白，天下皆知。”

“张伯伯如何为我证明？”

“凭贤侄的武功再夺得一次武试头

名也是易事，你仍以这身装扮上台比

武，夺得头名后再还原本相，那时你已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我再上台为贤侄

做证。那时，你的清白自然天下皆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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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珠轻叩着窗，我静静地坐在窗

前，听雨声时急时缓，像古筝与琵琶的

合奏。案上茶壶嘴儿吐出的白气，被穿

堂清风轻轻揉碎，混着窗外温润的泥土

清香，悠悠漫入室内。书摊在膝头，汪曾

祺《慢煮生活》的页角被我不小心折出

小三角，书中那句“在这清浅时光里，

一手烟火，一手诗意”，伴着淅沥雨声，

缓缓在心底晕染开来，温柔又治愈。

这让我想起他在《五味》里写的箴

言：“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

一些……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

一点。”此刻，这雨声落进白瓷盖碗里，

竟泡出了岁月沉淀的醇厚与安然。

起身续水时，抬眼望见细密雨珠落

在玻璃上，拖出一道道绵长水痕，温柔

的雨景牵出尘封的往事，让我忆起30年

前在乡镇工作的日子。那时每逢雨季，

总是套上雨靴往村里跑，看雨水顺着沟

渠灌进果园田地里，果农们穿着塑料雨

披在果园间穿梭。记得有次在苇子坑

村，老王头撩起雨披下摆擦着手，笑得

皱纹里都淌着水：“这雨下得及时，果

树喝得饱，秋收就有指望了。”茶汤入

喉的刹那，那些年泥里来雨里去的时

光，像极了这茶汤里沉沉浮浮的叶梗，

透着生活的本真。

雨势渐密时，苏轼于黄州所作“竹

杖芒鞋轻胜马”的诗句倏然涌上心头，

旷达诗意与眼前雨景相映相融。思绪

流转，又念起我在市农业农村局工作

的那段时光。记得那年夏天遭遇特大

暴雨，我和几个同事连夜下乡查看灾

情，雨水没过双膝，道路泥泞难行，田

间作物尽数受灾。一位老同事动情地

说：“看这沟壑都成河道了，我们必须

抓紧组织力量，疏通沟渠、修护田地、

帮助农民迅速恢复生产，农时不等人

啊！”后来灾后重建，我们又去这些村

子，老乡们送来新摘的西瓜和“苏翠1

号”梨，那清甜滋味至今难忘。

杯中茶汤将尽，瞥见墙上的老挂钟

静静游走。清脆的秒针声与窗外错落的

雨声悄然共振，声声相融，漫出满室安

宁。这熟悉的韵律，不禁勾起深处记忆。

犹记刚参加工作时，在县政府办公室连

轴忙碌的日夜，案头翻动文件的轻响、

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朝夕相伴，岁岁

如斯，那是青春奋斗最质朴的模样。

雨停的间隙，我踱到阳台，发现花

盆里的小石榴树抽出了新芽，嫩得能掐

出水。指尖触到新芽的鲜灵，忽然想起

退休前有次下乡调研，在吕梁山下，临

别时一位老乡塞给我一包自家种的茶

叶，说：“老哥尝尝，咱这的茶一点不比

南方的差。”此时静坐听雨，杯中茶香

袅袅，这茶香混着雨后的清新，清雅绵

长，回甘悠远，竟比诸多名茶都耐品。

重新落座时，发现《慢煮生活》书

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便笺，是20年前下

乡时随手记的农谚：“春雨贵如油，夏

雨满地流。”墨迹早已晕开，却比任何

印刷体都鲜活。杯中的水又凉了，我学

着早年在老乡家中所见的模样，把冷茶

往花盆里一浇———石榴的新芽闪着光，

像极了那些年我在田间地头见过的沾

着晨露的麦穗。

良久，雨终于停了。案头书签悄然

滑落，捡起时发现是去年秋日珍藏的银

杏叶，叶脉清晰，留存着金秋的温柔。汪

曾祺那句 “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穿越岁月光阴，此刻竟与这雨后的澄明

悄然相融。

茶壶里的余温尚存，书页上的水痕

未干，这雨日之韵，终究是岁月馈赠的

慢板乐章。而那些年在土地上奔走的岁

月，早已化作茶汤里沉淀的滋味，正如

老话所言：“庄稼经得风雨润，日子熬

得苦回甘。”这盏茶里的懂得，无需多

言，却已足够。

听雨记
杨亚伟

你像一座山那样沉默

额头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多

我小时候总想爬到你肩上

云飘来时像你撑起的屋檐

你的背影是我出发的地方

到了少年我就想翻过你

踩着碎石和荆棘也不怕

到了山顶发现什么都没有

你松了手说去吧路自己走

你的影子却一直跟着我

后来你的背脊慢慢弯下来

白发从耳边长出来像野草

大雨里你也不躲一下

雷声响了你也不吭一声

你还是那样稳稳站着

春天你拧开院子的水龙头

夏天你挡在太阳晒来的方向

秋天落叶堆满你坐的板凳

冬天你默默添一件旧衣

日子就这样绕着你转

我在山脚下盖了新的房子

门窗都朝着你家那边开

风大雨大墙摇晃起来时

我就想起你从前的那些话

像碎石一样铺成了路

今晚我提着灯看你的脸

每道皱纹都是走过的路

你低头看我像小时候那样

我把额头贴在你胸口上

忽然间全懂了山的安静

父爱如山
谢正义


